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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章

员怨园猿年猿月份，月末的最后一个礼拜。

尽管已到了春天，也是正午时分，但天气十分寒冷。契

特·费利在芝加哥已经一周了。

他们正在南笛尔波恩街的鹅卵石人行道上走着，瘦骨伶

仃、年纪轻轻的费利和比他年长而且健壮的同伴托马斯·奥

思特洛步伐一致地走着。

奥思特洛是《芝加哥论坛报》派驻市政厅的资深记者。

总编辑指定奥思特洛，带他们新的特写记者四周看看。

费利身穿他最好的套装。那是一套灰黑色的英国精纺的

毛料衣服和一件剪裁精巧的磨光皮革的外衣。他打了一条红

领带，脚蹬他最亮的皮鞋。

那是一身他为了与年轻女士们在一块的特殊场合才穿的

打扮，可是此刻他穿着它，盼望它能使他今天遇到的迷人的

年轻女人们感觉到。

“我们快到那里了。”奥思特洛说。

费利满怀期望点点头。

“这是臭名昭著的利维区，”奥思特洛接下去说，“自然，

你听说过它。”

“我听说过。”

“在内战之前它便获得了这个名声，”那时汽船就停在这

附近的地方，放下那些想去赌场或者声名狼籍的妓院玩乐与

放荡的人。从那时起，这许多年来，情况始终没有变化，仅

仅是变得更加放肆了。这不是一块很大的地区，仅仅有四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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个纵横的街区，可在这片空间上却挤着圆园园家妓院。虽然如

此，你却只对你看见的其中的一个感兴趣。”

“对。”

默然地走了猿园英尺，奥思特洛忽然停下了。他朝他们

右边的那座三层楼挥挥手，“这便是你要去的地方，费利。

这便是它。这是南迪尔伯恩大街圆员猿员号。这便是它。”

“艾夫雷俱乐部，事实上，它是全世界最有名最优雅的

妓院。”

费利哽住了：“我⋯⋯我很想了解里面是什么模样。”

“你很快便会知道的。我给蜜娜和艾塔·艾夫雷打了电

话，告诉她们，我要带你到这里来，介绍给她们。我介绍

了，你是我们《论坛报》刚刚来的记者。她们喜爱新闻界，

因此迫不及待地看见到你。”奥思特洛挽住这个较为年轻的

记者的胳膊，指点着他朝楼梯走去。“我们进去会会那些女

士们吧。她们朝你展示的东西将是你永远不会遗忘的。”

艾夫雷俱乐部中，在她那布置奢华的办公室中硕大的玫

瑰木写字台后边，蜜娜·艾夫雷在等候她的客人的同时，正

在吃她那经常很晚的早餐。她的姐姐艾塔坐在写字台对面，

正在大声朗读着《芝加哥检查人》上的东西。

蜜娜一小口一小口地咬着她的鲟鱼与块菌，站起身从放

在她那有交织字母的冰桶的酒瓶中替自己又倒了一杯非常干

的穆姆牌香槟。即便在直立的时候，蜜娜都很瘦小。她五英

尺二英寸，纤巧柔弱得连胸衣不需要穿，一百零六磅，浅棕

色的头发高高地盘卷在头上，戴着月牙状的水晶饰品。她那

灰蓝色的双眼小而热情。

她身穿一件领口低得不能再低的浅粉色塔夫绸衬衫，佩

—圆—

◆ 华莱士短篇小说选


◆



戴着她最喜欢的着一圈钻石的蝴蝶胸针，身穿腰身很高的深

色粗纺厚呢哗叽裙，腰系一条栗色橡皮腰带。裙子差不多触

到她尖尖的山羊皮鞋的鞋面。

在写字台对面体重员圆源磅的艾塔，胸衣使她那钟漏般的

体型愈加突出了胸部。她的穿着要保守一点，那是一件丝绸

镶边的褐色的哈瓦那布连衣裙。她正大声读报纸上有关市长

近来的连任演说的报道。蜜娜边听着，边环视着她书房的每

一个角落，以肯定它因为她盼望的客人们而秩序井然。

她明白，这个书房是一个折衷主义的混合，并且是有意

这样的。家具绝大部分是路易十三式的，在蜜娜看来，那是

法国非常多的复兴风格中最普遍看好的。高高的天花板镀着

一层金，镶嵌着精巧的旋叶图案。墙上挂着五颜六色的贵重

的进口挂毯。枝形吊灯不久前才由烛光改为用电。

蜜娜认为这个房间具有真正的优美。对面是壁炉，它那

白色纹理的大理石壁炉架上搁着一尊米纳瓦的微型塑像，一

个装满了黄水仙的花瓶，一个用最深色、最昂贵的橡木做的

高大的德国座钟。西边是一扇凸起的窗子。从每一个乌木侧

端上都悬挂着带流苏的绣花垂饰，那后面悬挂着锦缎窗帘，

花边内帘，还有薄纱的卷帘。在奥布桑样式的小地毯上，搁

着两把有着舒服靠垫的桃花心木椅———一把包着暗红色的皮

革，另一把有一个格架的靠背———还有一个有着螺旋状扶手

和狮爪腿的桃花心木沙发。在她的写字台和沙发中间放着一

张镌刻着落叶的中心桌。

蜜娜再次喝起了她的第二杯香槟，并且开始兴奋起来。

正像她们的习惯———也是这幢房子中猿园个姑娘的习惯一样，

蜜娜和艾塔·艾夫雷全部上午都睡觉，刚在下午两点吃完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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餐。

传来一声清脆的敲门声，她们的贴身男近侍、黑白混血

的埃德蒙把头伸了进来。他头发灰白，短短的，很硬，鼻子

又长又直，浅棕色的皮肤被一套非常合身的深蓝色男仆制服

映衬着。

“艾夫雷小姐，”他冲蜜娜说道，“两个记者到这里来拜

访您，奥思特洛先生和费利先生。奥思特洛先生说，您正等

着他们。”

蜜娜说：“带他们进来。”

几秒钟之后，埃德蒙再次打开门，把它开着，请奥思特

洛和费利走进来。奥思特洛迅速的吻了吻蜜娜和艾塔的脸

颊，随着便把自己的同伴带上前：“女士们，我想给你们介

绍我们《论坛报》的新记者。这是契特·费利。他不久前从

皮奥里亚迁到这里来。他最热烈的愿望就是来参观你们的俱

乐部。”

蜜娜向费利伸去一只手。“我的小伙子好吗？”她道。

费利即时惊得呆住了，握了握她的手，接着握了艾塔的

手。他吞了口气，“我非常荣幸。”

蜜娜对姐姐扭过身去。“艾塔，把你的椅子给他。你与

汤姆为何不坐到沙发上面去呢？”

蜜娜轻松地做了个手势，请费利坐到写字台对面。“首

先，允许我们使你和汤姆湿润湿润，”她说着，为他们两人

倒了香槟。一杯端给费利，第二杯端给奥思特洛。

蜜娜回到写字台边，坐下来，愉快地对费利微笑着，

“这说明你愿意更多地认识这个俱乐部啦。”蜜娜说，“我相

信，你想问每位第一次来的人经常是首先问的问题，‘艾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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与我怎么做上这个的？’两名上流阶层的女人怎么成为鸨母

的？我说得正确吗，我的小伙子？”

费利觉得自在一些了，禁不住露出一抹浅浅的微笑，

“您说得很正确，艾夫雷小姐———”

“称我蜜娜吧。”

“好的，蜜娜。”费利局促且不安地说，“可是假如您对

这个旧问题厌烦了，我能够呆会儿⋯⋯”

“我根本没有厌烦这个问题。”蜜娜说，“我姐姐较拘谨

严肃，可是我喜欢谈起我们的曾经。我们是如何开张艾夫雷

俱乐部的？那是个非常长的故事，可是我会将它叙述得简短

可爱的。”

蜜娜将她第二杯香槟里的最后一点儿一口喝尽，又给自

己倒了一杯。她舒服地在丝绒面的椅子上，倚着椅背安静下

来。

“艾塔与我是在肯塔基生长针叶夏葡萄的农村长大的，”

蜜娜轻声开始讲，“我们现在还有亲戚在那里，他们是贵族，

典型的绅士，在努力生活着。我们的哥哥查尔斯和他的两个

孩子是我们的最重要的亲人。查尔斯过去像我们的父亲一

样，是一名成功的律师，并且假若他没有遭遇中风的不幸，

他还会是名成功的律师。他不得不放弃了他的律师职业，艰

难地支撑着家庭和农庄，我们曾经试着想帮助他，可是他不

情愿接受我们的钱。”蜜娜不间断地说，接着更欢快地不停

顿地说了下去，“不论如何说，她的女儿将嫁给有钱人了。

查尔斯前不久给我们来信说，我们的侄女卡丝琳———我们仅

在她小时候看到过她———与芝加哥的肉类加工大王哈罗德·

栽·安布拉斯特的儿子订婚了。废话少说，回到艾塔与我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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己的事上来吧。我们的父亲是一名境况非常好的律师。我们

两人都被送到一个南方的专修学校。接着，我们两人都喜欢

上了漂亮的两兄弟，并跟他们结了婚。非常特别。但是结果

发现我们的丈夫是两个被溺坏了的家伙，对我们特粗暴。你

不同意吗，艾塔？”

艾塔在房间对面用小而尖的声音说，“你明白他们比你

说的还要坏，蜜娜。我的一些伤痛永远也无法褪去。”

蜜娜再次对契特·费利说，“当你更了解我之后，契特，

你会明白，我根本不可能长时间忍受任何那样的东西。于是

我直起腰杆，离开了我丈夫，与他离了婚，到了华盛顿。之

后不久，艾塔也做了一样的事，跟我一起到了华盛顿。在专

修学校，我们两人都学习了朗诵和表演，总得做点什么事才

可以，于是我们决定去做演员。我不得不说，我们当时非常

漂亮，那真没有任何坏处。”

“你们两个人现在依然很漂亮。”奥思特洛在书房的后面

大声叫喊着。

“我赞成，”费利怀着热情说。

“噢，感谢你们，小伙子们。”蜜娜说，“在我们加入剧

团之后时间不长，艾塔与我在一个巡回剧团寻到了一个工

作，在全国各地旅行。当我们在路上的时候，我们的父亲去

世了，于是我们得到了猿缘园园园元钱。我们在抵达奥马哈的时

候知晓了这个消息，那时，横跨密西西比的国际博览会正在

那里举办。我们崭望离开那个巡回剧团———那是个非常糟糕

的工作———我们很愿意知道，我们能否把我们的钱投资到某

件更加有利、更能令人愉快的事情中去。”

“而这是你们最开始的想法？”费利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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蜜娜思考了一会儿。“不，并不完全是，”她说，“我们

想到了当制帽行或咖啡屋的女老板。可是接着发生了一件

事。一天我们偶然听见另一名女演员说，在她母亲看来，当

一名演员并不比当一名妓女要好。艾塔与我相互望望，就好

像在说———嘿，有什么不行呢？我们从来没有做过妓女，可

是我们相当喜欢做鸨母这个想法。应该说，是女实业家。我

经常是善于对付人们，而且艾塔在对于经济事务和细节方面

很有效率。

“就是这样，你们成为了鸨母，”费利说。

“就是当时当地，”蜜娜有肯说，记得吗，艾塔？”

艾塔回想着说，“那是一个令人难忘的决定。”

蜜娜接着继续对费利说，“我们得到了一幢失修的旧屋，

用我们自己的钱重新装修了它，将它向挤闹在集市上乱花钱

的男人们开放了。等集市完的时候，我们的猿缘园园园元的财产

翻倍成了苑园园园园元，我们明白，没了集市，奥马哈不可能为

我们做很多事。我们需要一个大一点的城市。而且，一样重

要的是，我们谚要美国最特别、最令人不可能忘掉的妓院，

接着艾塔和我同时有了一个想法：来一次旅行。各地旅行，

去观摩欧洲和美国最好的妓院，从它们那儿得到一些启发。

于是我们那样做了。我们用了一年时间，观看最奢侈的妓

院，拜访最成功的鸨母。在此次干我们自己的事业之前，我

们明白了我们能够做什么。等我们旅行回来的时候，艾塔和

我对一个完美的妓院应该是什么样子已经有一个十分明了的

主意了。

“我们不知道的仅是将它开办在哪个地方。”艾塔说。

“是的，”蜜娜表示赞成，“所以弦又往华盛顿给克莉奥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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梅特兰写信说，我们盼望拜访她，以求取得一些建议。我们

真是那样做的。艾塔与我登记住进了威拉德旅馆，我们在

———那是哪里来着？———对，在 阅大街 员圆猿猿号，它是一排

砖房中的一间。克莉奥一副女房主的架式，而远个住在那里

的姑娘是她的房客。克莉奥非常热情和诚恳。我对她说，我

们的探讨已完了，现在我们需要一个城市，一个有着非常多

的有钱男人的大城市，一个根本没有奢侈妓院的城市。对这

些问题克莉奥立即有了回答。‘伊利诺斯的芝加哥，’她对我

们说，‘那是一个到处是百万富翁，有一个保护得非常好的

红灯区，并且根本没有一个高级完美的妓院的城市。’她说，

‘我甚至认为你们能够为自己在芝加哥得到非常完美的房子。

它位于南笛尔波恩街 圆员猿员号，事实上是两个联结着的三层

的宅邸，有缘园个房间。它是由一名名叫莉齐·艾伦的鸨母为

世界哥伦比亚博览会花费 员圆缘园园园元建设的。在那个博览会

之后，莉齐打定主意退休。她出租了那幢房子，将它的家具

卖给了另一个鸨母埃菲·汉金斯。不久前，埃菲给我写信说，

她也愿望退休，而且让我留心找寻一个可能的买主。嗯，女

士们，那儿有你们在芝加哥的十全十美的像宫殿一样的房子

———在家具上花费缘缘园园园，那些姑娘们已经在那幢宅子里了，

那儿的名声和信誉，再加上一个每月缘园园租金的长时间的租

约。如果是我，我会立刻打探一下这件事。’于是艾塔和我

赶忙去了芝加哥，观察了这幢房子。它不会更加完美无缺

了。我们立刻把它租下来了。”

“一切打理好了———就如那样。”费利很惊讶。

蜜娜摆了摆头。“错了，我们开始进行一些改变。我们

改变的第一件事就是我们的名字。我们在那时候是蜜娜和艾

—愿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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塔·莱斯特。可是我们在肯塔基的祖母在写信给我们时在末

尾签名一直写‘永远都是你们的’。嗯，那要好听得多。于

是我们成为了 耘增藻则原造赠———拼写成 耘增藻则造藻蚤早澡———姊妹。尔后

我们除去全部不整洁、笨拙、变得迟钝的妓女。我们在全国

仔细寻找我们能够寻到的最吸引人，有熟练的性技巧，有贵

妇人风韵的姑娘，从我们在早期事业中知道的年轻的女演员

开始。我们叫她们全穿上晚礼服，有优美的举止。我们开除

了那些盛气凌人的白种仆人，用更和气、更恭敬、有更高工

作效率的有色人种的男女仆人替换了他们，接着是收费的问

题。”

蜜娜再次喝了一口香槟，接着说着，“在利维，普通的

鸨母因为上一次床而向顾客们收费缘园美分到 员美元。因为

我们提供的更多，我们的费用也更多，与一位姑娘呆一会儿

要消费我们的顾客缘园元。我们设置了一个餐馆，最低花费

是一餐正餐缘园元，一瓶葡萄酒员圆元。我们跟我们的工作人

员一起分享利润。”

“难道没有人不赞成你们这种有些高的收费吗？”费利

问。

蜜娜用力地摆摆头，“没有任何人不赞成。他们愿意为

我们提供给他们的东西花费。我们的顾客甚至有林·拉德诺，

埃德加·李·马斯特，马歇尔·菲尔德，小斯坦利·凯切尔，珀

西·哈蒙德，乔治·艾德，末姆斯·允·科伯特，约翰·贝里摩，

约翰·‘百万赌徒’盖茨，还有杰克·约翰逊，我曾经提起过

他，还包括一些美国的参议员们，他们常常在这里渡过他们

的周末。”

蜜娜站立起身来，搁下她的空杯子。

—怨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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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现在，契特，我将亲自带你对艾夫雷俱乐部来一次美

好的观赏。你将见到我们在那次旅行中学到的东西，你还能

够见到我们自己的一些改变⋯⋯艾塔，你将汤姆·奥思特洛

留在那里吧。他已经观赏过了。我要带这个小伙子四处走

走。走吧，契特。”

在门厅里的时候，蜜娜挽着费利的胳膊，带他到了艾夫

雷俱乐部的图书室，里头的每堵墙上都有书，其中绝大部分

是皮面精装的。费利用一个手指翻了翻那些成套的书，一套

是奥诺雷·德·巴尔扎克的，另一套是珀西·比西·雪莱的诗全

集。蜜娜咯咯地笑了起来。“你知道‘百万赌徒’盖茨看到

这个图书室时说什么了吗？‘蜜娜，这种教育对于妓女来说

一点儿也不需要。’”

邻近的屋子是艺术陈列室，油画和光洁的大理石雕塑在

那儿向人们展示着，其中有樽贝尔尼尼的《阿波罗和达芬

妮》的仿真制品。

走进餐厅，费利看到了一间漂亮的餐馆，红玫瑰色的亚

麻桌布上搁着闪闪发光的银器。每张桌子中间全摆着一大束

怒放的鲜花。

“一位百万富翁将他业务上的伙伴领来吃正餐，蜜娜高

兴地说，“他的帐单花费高达员缘园园园元。我们免费提供了乐

队。”她在餐馆里走过去。“现在离近一点，契特，你在远处

那边看到了什么？”

“一节普尔门式铁路餐车。”费利惊讶地说。

“是的，它是一件仿制品，真的，里面是用桃花木心做

成的。我们到了，看看里头，有自助餐，顾客能够选择他想

要的食物，将它端到普尔门里的一张小桌去，也可以是进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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餐厅里。现在我将带你看看我最喜欢的房间，那是用来交谈

的———很时用来狂欢。”

费利跟在蜜娜后面，走到一间如人们想象中的黄金之国

一样闪闪发光的起居室。他屏住呼吸定在那里，惊呆地注视

着他见到的东西。

“金房子，”蜜娜欢快地宣告说，“你能够看到，家具全

是镀金的，悬挂在墙上的东西是金的，鱼缸是镶金边的。这

些员愿运金的痰盂每个要了我远缘园元。房子中间的喷泉喷的是

香水。我最喜欢的东西在那里———那架钢琴，纯金的，花费

了我员缘园园园元。它的大小有普通的钢琴三分之二那样大，并

且除开键盘，它所有其它的地方全部是纯金的，包括脚踏

板。这是一个完美绝异的房间，用来跟其它男客人谈天，或

是跟我们的某位年轻的美人愉快地玩耍。”

当他们离开金房子的时候，费利产生了一个问题。“蜜

娜，你是如何决定你需要哪些姑娘为你工作呢？”

“那很简单，”蜜娜说，“你见到一位美丽、苗条的姑娘，

不大于圆员岁，正在门德尔兄弟商店或卡森·皮里·斯科特做

售货员。为了每周远元的工资，她每天干好几小时。你弄明

白她是否有性经验———有可能她有———于是你询问她是否想

用很少的真正的劳动每周挣 猿园园元，她是否想生活在奢侈

中。很可能她会接受这个建议。她必须大于 员愿岁，不用毒

品和喝酒，或是说脏话。我们不会雇用没有经验的姑娘或寡

妇，因为如果有人向她们求婚，她们是最愿意离开的。每一

位姑娘应该是健康、有礼貌、能使人开心的。她必须乐于学

会如何化妆，如何穿着打扮，如何具备优美的南方人的举

止，如何保持很有见识。我主张我的姑娘们阅读我图书室中

—员员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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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书本。最重要的是，我让每一位新来的姑娘提供性服务，

而且这种服务必须还要有趣、神秘。现在我们接着走吧。在

我带你上楼之前在这层楼中还有要让你看的东西呢。”

他们走到了蜜娜称其为日本房间的屋子。地板上铺着制

作得很精巧的草席，并且门里竖着一把竹伞。能够从上向下

环视整个房间的是一把雕刻而成的东方椅，它被搁在一个高

台上，上面悬挂着一个丝制天篷。从深蓝色的天花板上悬吊

着的枝形吊灯上没有灯罩，而是大阪小阳伞。墙壁上画着天

然颜色的日本花。上面画着飞鹳的中楣，铜嵌板上雕刻着神

话中传说的神龙。整个点缀着多种装饰品，从京城的茶壶到

悬挂在墙壁上的日本扇子。

相邻的房间是中国房间。那枝形吊灯是一个有着流苏的

庙宇的灯笼，上面画有北京的生活场景。整个房间都是雕刻

的乌木家具，一面用柚木来框架的墙壁是一只绣成的孔雀。

费利于房间昏黑的旮旯中辨识出一些柜橱，里头搁满了妙异

的艺术品———鼻烟壶瓷器和小铜雕像。

费利头晕眼花地跟在蜜娜后面走入一个大舞厅，铺木地

板上安放着音乐台、长沙发、靠垫和塑像。紧靠着舞厅的为

铜屋子，它的墙壁是熟铜铸造的。再过去为银房子，它是用

金银花边和银子雕饰的，一位坐在马上的骑师的银塑像直立

在一把舒服的锦缎椅边上。

他们走进摩尔房间，地板上铺着狐皮，每个角落都放着

香炉。家具包括一张毛茸茸的圆背沙发，它边上是一盆棕

榈，很多八角小桌，还有很多用触地的金钱锦缎做垫子的椅

子。壁炉架上搁着一个盛有大麻沉淀物的水烟筒。

“墙面上根本没有画，”蜜娜特意提醒到，“因为穆斯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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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规是不许表现形象的。”

蜜娜和费利并排紧靠着继续向埃及房间走过去。在全部

房间的地毯和天花板上，是有关古埃及的一些绘画。有些人

面狮身像被雕刻进一个大石壁炉的壁炉架中。

紧靠着的是如一股新鲜空气的蓝色房间。它的氛围充满

了青春活力，极其美国式，有深蓝色的长沙发和画着吉布森

姑娘肖像的皮枕头。每堵墙面都很恰当地用鲜艳的大学的三

角锦旗装点着。

蜜娜为她的音乐室感到非常自豪。一架大钢琴支在一个

角落，它不是用金做的，也不花里胡哨，可是特别大。四壁

排列着弓形框架的摩尔式镜子，各处散放着毛茸茸的土耳其

家具。

他们继续向前走，从希腊房间，玫瑰房间和红房间中走

过去时，费利变得越来越眼花缭乱了。

“最后，镜子房间，”蜜娜说道，把费利拽了进去，“什

么最使你动心？”

“地板，”费利上气不接下气地说，“全部的地板都镶上

了镜子。”

“它的每一英寸，”蜜娜自豪地说，“当我们的顾客不能

决定挑选我们的哪一位姑娘时，我们就常常将他们领到这里

来。它比布达佩斯那家拥有各国妓女的妓院要有效得多。在

那里，男人们全面地审视一个由裸体女人的照片组成的大照

片板，来挑选他们最喜欢的人。一位客人会挑选出他最喜欢

的那个姑娘的照片，接着按一下她照片下面的按钮。那张照

片立刻就会被遮住，如此一来，下一位客人就明白，这个女

人被别人订下了，他必须挑选别的人，可是这个镜子房间对

—猿员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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于作出选择要好得多。你见到的很多东西是由艾塔与我创设

的。可是这个镜子房间的想法是从巴比·康纳斯那儿得到的，

即圣路易斯那位肥胖的女黑人，她的牙中都嵌着钻石。巴比

有一个镜子房间，则我立刻在这个房间里安置了一样的东

西。”

“可是为何要用镜子做地板呢？”费利问道。

蜜娜不高兴地盯着他。“这是我们最棒的夜总会节目举

行表演的地方，”她说道，“我们的姑娘们到这里来为顾客们

跳舞。她们身穿夜礼服，可是里面却什么都不穿。那些衣服

很长，可是又还没有长到或窄到让你什么都看不见的程度。

这样这些镶上镜子的地板恰好反映出那姑娘们所给予的东西

———换句话说，她们的里面是赤裸的，那就是你从镶着镜子

的地板上见到的东西。它令人兴奋，难道你不那样认为吗？

费利的脸变红了，看着地板。

“是的，夫人，”他说。

他一如既往痴呆地跟在蜜娜后边走出镜子房间，一直到

他们抵达通楼进入闺房的楼梯。楼梯的两旁安放着盆栽棕榈

和希腊塑像，两段铺着厚厚地毯的楼梯在他们面前矗立着。

“一般来讲，”蜜娜说，“我们同意本地的新闻人士随意

享用楼下的所有设施。楼上的房间是不允许进入的。但是，

因为你的来访是一种介绍性的来访，我要领你见一处代表性

的香闺，而且将你介绍给它的主人。”

蜜娜灵活地走上楼梯，费利紧跟其后。站在楼梯平台

上，她迈了几步，在一扇看上去和别的相同的门前站住了，

用力地打了打门。接着她快速地打开门，走了进去，与此同

时打手势告诉费利也进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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费利首先看到的是一位美丽得让人惊异的年轻金发女

郎，手脚伸开，懒洋洋地蜷在一张大理石镶嵌的铜床上。蜜

娜把费利领进这间卧室时，她将正在读的书搁到旁边，抬起

头来。

“契特，这是弗吉妮亚。弗吉妮亚，这是《芝加哥论坛

报》的切斯特·费利。我说给你听过，他将到这儿来。”蜜娜

做了一个虚弄但明确的手势，接着说着，“弗吉妮亚此刻躺

着的是一条白色开司米毯子。注视那镶着镜子的天花板，还

有那被银白色的聚光灯直射着的长沙发。另一边的另一扇门

通向弗吉妮亚的卫生间，那儿有一个金浴缸。床边的玫瑰是

才剪下来的。在床头板里头隐藏着一个按钮。那是用来再要

一瓶香槟的。墙上的油画都是真迹，是由意大利进口而来

的。可是这里最诱人的艺术品是弗吉妮亚。”

听到提及她的名字，弗吉妮亚翻身下了床，站在费利面

前。她的风韵令他不能说出话来。她跟他一样高，仅穿着一

件薄如蝉翼的白色睡袍。她的乳房饱满，乳头直冲他凸出。

他可以明了地看到她那扭曲的腰和细窄的胯部的影子。

“我的小伙子，”蜜娜冲费利说，“她就是属于你的，这

是艾夫雷送的一件见面礼。”

“蜜娜，”费利上气不接下气地说，“我并不能负担得起

所有像———”

“难道你没有听到我的话吗，我的小伙子？”蜜娜说着，

转身朝门口走过去，“我给你说过了，这个是妓院请客。”

蜜娜打开门的时候，看到弗吉妮亚脱下了睡袍。她赤裸

裸地朝费利走过去，美丽无与伦比。

蜜娜笑了，静悄悄地拉上门，向一楼走下去。她径直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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